从侵华、控台、夺岛三部曲看日本右翼势力心态的颤变

兼论日本右翼分子拒不承认侵华历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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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全面侵华失败后被迫归还台湾地区，不久日本右翼分子又策动重新殖民台湾，失败以后又企图通过支持台独间接控制台湾，这一企图遭遇挫折以后又打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及其相关岛屿的主意。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侵华、控台、夺岛三部曲，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右翼分子的心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城里人心态”到“台湾情结”再到失败后的报复心态，这个心态变化的过程又折射出了而日本右翼分子自大与自卑交加的矛盾心理，而自大与自卑交加的矛盾心理正是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肯承认侵华历史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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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最早发源于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的“尊皇攘夷”运动，1881年日本右翼分子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在日本九州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福冈县成立了以“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为目标的右翼组织玄洋社，这标志着日本右翼组织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也预示着亚洲各国和全体亚洲人民的噩梦正式开启。日本投降后，美国开始解散日本右翼组织，日本右翼势力旋即转入地下活动，不久美国从和苏联对抗的冷战需要出发停止解散日本右翼组织，并恢复了日本右翼分子被剥夺的公权，日本右翼势力从此又死灰复燃了。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更加极端的新右翼势力。1972年3月，铃木邦男领导的“一水会”在日本首都东京的成立标志着新右翼正式诞生。虽然新右翼和老右翼的基本思想是相通的，不过新右翼在极端路线上走的更远。日本右翼组织成立之初就趁日本明治维新后挤入世界军事强国之机策划先占台湾和中国附属国朝鲜，再占领中国东北，最后全面占领中国的侵华策略。日本全面侵华失败后被迫归还台湾地区，不久日本右翼分子又策动重新殖民台湾，失败以后又企图通过支持台独间接控制台湾，这一企图遭遇挫折以后又打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及其相关岛屿的主意。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侵华、控台、夺岛三部曲，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右翼分子的心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城里人心态”到“台湾情结”再到失败后的报复心态，这个心态变化的过程又折射出了而日本右翼分子自大与自卑交加的矛盾心理，而自大与自卑交加的矛盾心理正是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肯承认侵华历史的心理原因。
一、图谋征服全中国折射二战结束前日本右翼势力的“城里人心态”

目前国际上通常根据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一类是发达国家，而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而冯友兰先生早在上个世界四十年代就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划分，不过冯友兰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力强大、经济发达的国家称为“城里人底国家”，把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力不强大、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称为“乡下人底国家”。冯友兰认为被称为“城里人底国家”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压迫和剥削被称为“乡下人底国家”。这种压迫和剥削在促进“城里人底国家”日益富强的同时也让“乡下人底国家”变得更加贫弱。从实质上看“城里人底国家”就是宗主国，而“乡下人底国家”就是殖民地。“城里人底国家”对“乡下人底国家”的剥削就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榨。“因为国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地社会，所以国与国之间亦没有道德法律可讲。所以城里人底国家不但可在经济上统治乡下人底国家，而且可用武力底或者政治底方法压迫它，使它永远当乡下人底国家。”[1]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乡下人底国家”的国家元首和各级官吏还是“乡下人底国家”本国的人而不是“城里人底国家”的人，但是“乡下人底国家”的经济命脉却被“城里人底国家”牢牢掌握，成为了“城里人底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地大物博的大国曾经傲视全球几千年，在晚清时期逐渐沦落为“乡下人底国家”，成为“城里人底国家”刀俎上的鱼肉。可是中国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随着时间的脚步前行。中国的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强大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洋务维新、温和改良、暴力革命，这些尝试和流血牺牲使中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日趋提高。“城里人底国家”看到中国要从他们的刀俎之上挣脱了，甚至有可能要从肥美的鱼肉摇身变成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强国了，他们就用各种途径和手段扼杀中国的进步。“从这一方面看，中国的进步，是世界上已经是城里人底国家所不喜底。但是这种不喜，若不用力量以表示之，对于中国的进步是不能阻止底” 。[2]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在所有的“城里人底国家”里既是最有动机也是最有力量阻碍中国进步的那个国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又有不同。对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中国成为城里人的结果，不过是使它们少了一块公共殖民地而已，对于它们本身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底威胁。”[3]可对日本来说，中国的进步不仅仅是使日本少了一块殖民地，而且可能会使日本丧失亚洲龙头老大的地位。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文化，中国是亚洲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并且这个老大的位置中国稳坐了几千年。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慑于中国的强大国力，同时也折服于中国对外交往过程中的怀柔友好政策，纷纷自愿遣使向中国朝贡，在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进行贸易通商、引进中国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在对中国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是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也是学习成果最丰硕的国家之一。比较著名就是日本在学习中国的基础上进行的大化改新直接把日本从奴隶社会带入了封建社会。从公元645年开始的大化改新体现了日本对中国的学习、借鉴是全方位的。从政治上看，模仿中国建立本国的年号，根据中国在中央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和在地方实行的州县制分别建立了日本的“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模仿中国的官僚体系建立了日本的七色十三阶冠位，形成了以日本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从经济上看，日本根据隋唐时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建立了班田收授法与日本的租庸调制，使日本确立了封建社会性质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从法律上看，日本在参考本国旧习的基础上以唐朝颁行的律令制度为底本建立了日本的律令体系。从教育上看，日本借鉴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日本各地设立了国学，在中央则设立了太学，这极大地完善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提高了日本的教育水平。对中国的学习促进了日本生产力的提高，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缓和了国内的矛盾，提高了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这些都促进了日本国力的提升，使日本从区区偏远、落后岛国跻身于亚洲强国的行列。日本强大之后就开始对外开疆拓土，甚至把矛头对准了自己昔日的老师，可惜向老师的两次挑战均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差不多在日本进行明治维新的同一个时期，中国也喊着“自强”和“求富”的口号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脚步。在洋务运动中中国新建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为中国军队制造枪炮、军舰等先进兵器，并创建立了北洋水师等现代化的海军，大大提高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除此之外还开办了很多民用企业，修建铁路，架设电报，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不过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是处于下风，这也是几千年来日本国力第一次超过中国，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日本右翼势力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挑起中日战争，用武力打破了中国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中国丧失了从“乡下人底国家”上升为“城里人底国家”的机会，从此只能继续作为“乡下人底国家”乖乖接受“城里人底国家”的剥削和压榨，最主要的就是乖乖接受日本的剥削和压榨。中华民国在20世纪三十年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的生产的技术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日本看到中国又有从“乡下人底国家”转变为“城里人底国家”的苗头之后又迅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用战火消灭掉了这个苗头。“中国这两次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国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损失，更是中国强国之路的大逆转，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两段历史，仍是无穷的痛苦和遗恨。日本当时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是弱国，却是大国，中国可以一败再败，但是一旦中国有时间得到喘息和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日本虽是强国，却是小国，只要战略上输一次，就可能全部输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今天的日本右翼虽然改头换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维方式未变。”[4]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一个“城里人底国家”，而其他的“城里人底国家”远在欧洲和北美，距离亚洲有千里之遥，而日本则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日本一方面以把亚洲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救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骗术欺诈亚洲各国，实质上就是赶走白色的“城里人底国家”，让亚洲成为日本这个黄色的“城里人底国家”专有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随时防范着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和曾经的亚洲龙头老大重新崛起，一旦发现中国有崛起和复兴的苗头马上发动战争摧毁之，这就是日本这个黄色的“城里人底国家”当时所产生的“城里人心态”。可惜日本这次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日本的惨败而结束，这也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的第一次胜利，不仅在中国大陆全部赶走了日本侵略势力，还收复了被日本割占了半个世界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并且中国作为战胜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这个战败国索取战争赔款，这一义举获得了亚洲人民乃至于世界人民的赞赏和钦佩，在全世界树立了光辉的国家形象。所以说这次胜利是中国这个曾经的“乡下人底国家”对日本这个亚洲唯一的“城里人底国家”的完胜。

二、妄图控制台湾折射出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

二战后日本第一任内阁是吉田茂内阁，从吉田茂内阁开始，日本就在制定重新殖民统治台湾的方针和政策，吉田茂内阁大搞舆论攻势，并借此试探美英政府的态度。吉田茂等人鼓吹“最好的解决方策是迅速完全地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次善方策是通过亲日的本省人建立‘独立’的政府，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 [5]为了实现对台湾的重新统治，吉田茂政府在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只是承诺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却没有指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明确归属，妄图通过这种“台湾地位未定论”为把台湾重新纳入日本的殖民统治或者台湾独立开拓所谓“法理”空间。同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游说美英等西方国家接受日本炮制的建立“日台邦联”或“日台联合王国”的方案。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遏制苏联和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冷战需要，急需拉拢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一起对抗中国大陆。美英等国希望通过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大力扶持蒋介石政权而把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变成打击中国大陆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日本所谓的“日台邦联”或“日台联合王国”的图谋与英美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因而美英等国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日本建立“日台邦联”或“日台联合王国”的方案。直接殖民统治台湾的图谋破产之后，日本只好通过坚持两个中国的政策支持台独，然后再把独立后的台湾纳入日本控制。不仅仅是吉田茂内阁，而且吉田茂内阁以后的几个内阁都从根本上秉承了这种坚持两个中国的政策，在日本国内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分裂组织，使日本成为了台独分子的大本营。比如岸信介内阁一方面诱导美国政府重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把日美安保的范围扩大到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地区，另一方面包庇和支持“台湾住民投票促进会”、“台湾民主独立同盟”、“台湾民主独立党”等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并敦促这些台湾独立组织和台独分子尽快把台湾地区从中国独立出来。两个国家缔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后划定双方共同保护的区域本应该限定在这两个国家领土范围之内，而日本偏偏要扩大到自己之前的殖民地，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右翼分子凭借武力支持台湾独立从而为将来再次吞并台湾做好铺垫的险恶图谋。正是日本右翼分子的庇护才使很多台独分子从蒋介石政权反台独的抓捕中顺利脱身，然后在日本继续从事罪孽地分裂活动。台独分子大部分都是日本殖民时期被日本殖民思想同化的“皇民”，少部分是日本殖民者从台湾败退后故意遗留下来的遗民，日本让这些遗民改换成汉族的姓名潜伏下来就是为了再次统治台湾留下内应，从这点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垂涎和幻想再次统治台湾的狼子野心。“皇民化”的台独分子则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庇护和扶持投桃报李。比如由“共和党”、 “台湾公会”、“自由独立党”、和“民主独立党”等台独组织拼凑而成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就以日本国旗为蓝本设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旗，其实就是直接在日本国旗上加一个月亮以显示对日本的从属关系。台独分子的有代表性的灵魂式人物、日本的铁杆粉丝李登辉起了一个叫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以展现自己的“亲日情结”，而且处处维护日本右翼分子的利益，甚至为此不惜牺牲台湾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理由。作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李登辉不仅阻挠和否决国民党爱国将军郝柏村谋划已久的从日本右翼分子手中收复钓鱼岛的军事行动，而且公然声称不仅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领土，就连中国大陆在东海进行油气田开发的那一片海域也是属于日本的。李登辉还去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实际行动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替日本右翼分子逃避战争责任。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谴责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际，李登辉高调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策，并鼓励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以发展更加强大的武力，借这些荒谬言论为日本右翼分子摇旗呐喊。除此之外，李登辉还接过日本右翼分子遏制中国发展和分裂中国的接力棒，宣扬中国应该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七个独立的国家，这与日本右翼分子司马辽太郎把中国分为六个独立国家的“六块轮”以及江口克彦把中国分为七个独立国家的“七块论”相互“佐证”，从理论上鼓动中国的各种分裂势力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一方面极力鼓吹去中国化，打压台湾岛内拥护一个中国理念的政党和人民。处处针对中国大陆，已经达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另一方面又极力讨好日本，把岛内的重大基础工程都承包给与日本右翼有牵连的公司，以输送经济利益的方式媚日。极力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还宣称日本与台湾属于一方好则另一方也跟着好的“命运共同体”。“皇民化”的台独分子对日本的推崇不仅仅是为了借助日本右翼的力量共同对抗中国大陆，为台湾的独立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而且这些“皇民化”的台独分子要借助对日本的推崇制衡台湾主体意识，“皇民化”的台独分子而言既利用台湾主体意识鼓动台湾人民支持台独，又要防范台湾主体意识过度发展使台湾脱离日本右翼势力的控制，配合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控制台湾地区。这就是“皇民化”的台独分子一边大肆破坏和拆毁孙中山、蒋介石雕像，一边主张重建象征日本殖民政权的神社鸟居之真正原因。虽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在表面上放弃了两个中国的政策，不过日本右翼势力并未因此偃旗息鼓，反而转为更隐蔽、更卖力地支持台独势力。

三、妄想占据钓鱼岛折射出日本右翼势力侵华、控台失败后的报复心态

     不管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法理上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的，并详细记载于中国古代的各种文献中。并且根据已有历史记载，早在南宋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行之有效的行政管辖。根据南宋政府的划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由福建泉州晋江县进行行政管辖，军事上则由设在澎湖列岛上的军营进行管辖和保护，并且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政和军事管理一直延续下去，在各个朝代都不曾断绝。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日本领土和中国的钓鱼岛之间还横隔着中国的附属国琉球王国，在1987年日本用武力非法吞并中国附属国琉球王国之后，中国清王朝和日本政府之间就明确了琉球王国的范围并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政府当时也承认琉球王国领土一共有三十六个岛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不在其中。在1894年至1995年中国和日本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取得了胜利，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规定中国要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所窃取的东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三个主要的反法西斯国家联合发表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明确说明《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行，也就是重申了日本政府必须把中国东北和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内的台湾地区归还给中国，同时《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明确了日本的主权范围限定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右翼分子罔顾历史事实，宣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领土。并妄图通过各种小动作混淆国际社会的视听，改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仲岭忠师、仲间均等四名议员非法登上钓鱼岛宣示所谓“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还有右翼组织则通过在钓鱼岛附近组织钓鱼比赛、“慰灵”、或者在钓鱼岛上插日本国旗等形式“捍卫对钓鱼岛的主权”，更有甚者，作为日本东京都知事的老牌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宣称要“购买”钓鱼岛。对于日本右翼分子而言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岛都已经不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了，他们对于中国领土的野心也只有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还残存一些施展的机会。即便是最终得不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他们也能在与中国的争夺中收获很多东西。日本右翼右翼势力的种种作为虽然不一定能改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历史和事实，却一定会对通过友好谈判解决钓鱼岛纠纷这样一种有效的途径和中日友好大局产生不利的影响，日本右翼分子一方面可以借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纠纷骗取日本人民对自己的支持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促进日本更加右翼化，进一步打击和报复日本左翼人士。另一方面，利用钓鱼岛纠纷干扰中国，分散中国全面经济建设的精力，最好是把钓鱼岛纠纷升级为战争，这样就能拉拢美国和日本一起军事打击中国，第三次通过军事手段打断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以此报复中国之前在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这就是日本右翼最终想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四、自卑与自大交织的矛盾心理是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侵华历史的心理原因

日本右翼分子自卑与自大交织的矛盾心理体现在他们一方面宣称“大和民族优越论”，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断表现出自己的自卑感和挫折感。 “日本人所宣扬的‘大和民族优越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优越论，其次是大和民族文化优越论。……日本右翼分子竭力宣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无论是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品质性格，抑或是大和民族民众的大脑结构也优于其他民族。……同时，日本民族优越论除了对于自身优越感的信念根深蒂固之外，对于自己大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极为执著。日本‘京都学派’就是专门研究独特的日本文化论的代表学派。一些学者们结合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环境、民族精神、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对于日本文化进行了多方阐释，认为西方文明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应该从东方文明中寻找出路，尤其应该从日本文明中汲取营养……。”[6]然而“自明治维新开始，经过战后，日本人在心底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我们像猴子一样丑陋’这样的自卑感。当被外国人这么评论后，日本人就因为自身的性格而觉得确实如他们所说，予以全盘接受。……更为可悲的是，这种自卑意识已经完全融人日本人的精神深处，已经扩大为日本人民族性格的一大要素了。……借用埃德温·赖肖尔的话，‘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人确实存在着某种优越感，然而，在实际上，或者说从国民性和精神的根本层面上来说，日本人还有挫折感和自卑感。’[7]并且日本右翼势力的“挫折感”和“自卑感”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日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而增强。中国GDP总量不仅反超日本，而且到2016年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两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综合国力也远超日本，并且这个差距越来越大。面对日本对于中国各方面差距的逐渐增大，日本右翼势力感觉有些自卑，同时在自卑之余又陶醉于往日的辉煌，如同一个落魄的贵公子总是因祖上曾经阔过而看不起身边的人一样，日本右翼势力同样看不起自己的中国邻居，还把历史上的“支那”这个称呼继续套在中国的头上。“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大和轻蔑意识主要产生与19世纪末期中国急剧衰落的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曾刻意宣传一种论调：中国是个腐败、没落和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也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次等民族，败坏了老祖宗遗留的丰厚家产。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开始从这个时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词，来故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这种轻视或是蔑视中国的情结今天依然很强烈地存在于日本的右翼之中，而较少提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自卑”情结。其实，正如个体心理学一样，民族集体心理学也有许多类似于个人的特点：那就是过分的自大往往来源于过分的自卑。”[8]
日本右翼分子就像精神错乱的精神病人一样，一边鼓吹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一边不承认侵略历史，拒绝向中国道歉，贬低和看不起中国。这种自卑和自大的交织让日本右翼分子变得既幼稚可笑又更加的血腥暴力。“日本是一个偏向于西风压倒东风 ，邪气压制正气，抱团欺弱，岛国根性，且历史上频发政变与暗杀的国家。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教开化、脱亚人欧、八绂一宇这些殖民侵略思想通过教育普及如今仍然根深蒂固。虽然经历了二战惨败的教训，在美军统治下强制实行了民主主义，日本国民也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表面上也很和平，但右翼分子、殖民残渣从没有停止过猖獗活动，一般民众只有惧怕，无力抵抗。60年代堂堂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暗杀只是其中一例。”[9]
浅沼稻次郎毕生致力于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中日关系转向友好，努力增进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号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和抵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的帝国主义，并称美国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抵抗这个共同敌人。浅沼稻次郎积极反对危害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迫使极端亲美反华的右翼分子岸信介辞去首相职务。浅沼稻次郎这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两国交流，增进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友好的言行遭到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的深恶痛绝，也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1960年10月12日，正在东京市日比谷会堂发表演讲的浅沼稻次郎被极右翼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山口二矢用日本军刀刺破腰部后不治身亡，年仅17岁却深受右翼思想荼毒的山口二矢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原因竟然是浅沼稻次郎访华时表达了一些希望中日友好交流的观点。这也充分说明了日本国内真实而又残酷的思想背景。除了暗杀爱好和平的人士之外，日本右翼势力还企图通过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慰安妇问题美化和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比如说田中正明出版了《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事件总结》，板仓由明发表了《“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和《向南京屠杀的虚构挑战——桥本诉讼的经纬及其意义》，铃木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幻》，阿罗健一出版了《彻底检证南京屠杀》和《再检证——南京真的发生了什么》，这些学者用自己的著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开脱，还有学者刊文把日本对亚太国家的侵略狡辩为日本要从白人手中解放这些国家，“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帮助亚洲赶走西方殖民者” [10]，“从1994年秋到1995年6月，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议会中，已有18个通过了追悼战死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 [11]，“1996年4月1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正式开馆，该资料馆原计划展出反映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中犯下的包括南京大屠杀、日军731细菌部队以人体做实验等罪行的图片资料因右翼团体和自民党市议员团的压力而删除了” [12]。而且日本带右翼色彩的政要多次参拜供奉有多名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招魂。日本右翼分子之所以不承认侵略历史，其原因还是自大和自卑的纠结心理在作怪。“日本以前从未尝过战败的滋味，也未体验过国家被外国军队占领的事实。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粉碎了日本的自信。麦克阿瑟说：‘日本已沦为一个四等国家’，加深了日本人的自卑感。日本人一直喜欢以西方评定日本的标准来评定自己。”[13]出于自卑心理，日本右翼分子担心“日本对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会再度引起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追究，会给日本民族永远贴上一个残忍民族的标签，会限制日本的发展” [14]，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分子又出于自大心理不愿承认二战失败的事实，极力准备积蓄力量发动新的战争找回丢失的颜面和霸权。日本右翼分子通过鼓吹“种族优秀论”和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为恢复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做理论铺垫，极端仇视日本和平宪法，要求增加日本军费以大力发展日本的武装力量。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努力下日本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行动松绑，极大地增加了亚洲乃至于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加上新安保法的实施，这为日本重新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日本日益增加的侵略性为世界和平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基于上述原因，国际社会尤其是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在历史观上一定不能妥协，要坚持让日本认清自己的错误并真诚道歉，同时中国等日本邻国也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以应对日本右翼分子新的挑衅和战争威胁以保障亚太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日本国内也要进行全民族的反省以清除日本右翼势力，正如崛雄幸所说，“右翼团体所鼓吹的陈旧思想和反动观念仍然存在于日本的社会意识之中，只有经过一场思想理念和心理层次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才能彻底清除右翼团体得以滋生繁衍的社会思想基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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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s of the Japanese right-wing forces' mentality from the three phases of the invasion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island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Japanese right wingers to refuse to admit the history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ZHANG Hao-lei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06
Abstract: after the failure of a full-scale invasion of Japan were forced to return to Taiwan area, near the Japanese right wingers and instigated the r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and after the failure of an attempt by the pro independence indirect control of Taiwan, the setbacks and a later attempt to play the Taiwan islands and the Diaoyu Islands and the island. This is the Japanese right-wing forces of aggression, console, seize the Island Trilogy, in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right-wing attitude is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from the initial "city people mentality" to the "Taiwan complex" agai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venge mentality, this mentality is the process of change also reflects the Japanese right-wing molecular arrogance and ambivalence and inferiority, and arrogance and inferiority and ambivalence is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the Japanese right-wing forces always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history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Key words: Japanese right wing; arrogance; inferiority; denial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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